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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里，麦子黄”时，龙口市诸由观镇孟家村村民孟令
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新式种法试种的小麦，再有十几天就
要收割了，目测之下，每亩增产150斤的预期已成定局，希望
我去亲眼看看。我当即对他说：“明天我就去分享你丰收的
喜悦。”其时，我还不知，老孟申请的“小麦起垄播种一体机”
专利，已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

第二天，我就到了孟家村。按照约定，老孟直接带我到
他的麦地。站在地头，“覆垄黄”的小麦，在太阳的照射下泛
着金光。老孟一边用手拨拉着麦穗，一边高兴地介绍说：

“用我发明的新式播种法，土地利用率大约增加15%，与传统
播种法相比，每亩只增加5斤的麦种，其余不需增加任何费
用。今年小麦市场价格约为每斤1.2元，这25亩地，可增加
纯收入5000元左右。”

老孟说的新式播种法，就是使用他独立发明的小麦起
垄播种一体机进行播种。这种播种机，不仅可以在起垄种
植小麦时，合理地在垄上多种一趟麦子，而且在小麦成熟
期，可以有效减少杂草的生长。

老孟是当地有名的“土专家”，平时喜欢搞个小发明。
去年他发明出小麦起垄播种一体机后，第一次试种，我就受
邀到了现场。看着播种机划出的如诗行的田垄，当时就想，
像老孟这样的“土专家”，既是科技种田的带头人，应该也是
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一直以来，我们的小麦种植方
式，多是在耕地上培成一行一行垄，然后将麦种植入由垄分
成的畦里。如此种植，方便灌溉，不至于大水漫流，节约水
资源。同时，也方便田间管理时行走。只是这在过去主要
靠人力、畜力的时代行得通，现在农田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
化甚至智能化，浇灌和田间管理再用“老一套”，难题就出现
了。比如，在小麦成熟期熟期，，田田垄上疯长的杂草，可能比麦子

还高，由此导致机械收割后的小麦湿度大、杂质多。
我问老孟，小麦垄上的杂草问题，有那么严重吗？见我

疑惑，老孟说：“带你到另一块麦田去看看吧。”他开车，我们
几分钟就到了一块更大的麦地。老孟带着我从一头走到另
一头，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麦地。与老孟所种不同，偌大的一
块麦田，一行行垄上，无不杂草丛生，有的杂草高过了麦
穗。老孟说，现在没有人工拔杂草，除草机又开不进来，有
了草，只能眼看着其疯长。

老孟告诉我，曾经也有人尝试在垄上种植小麦，但是由
于机械起的垄相对较窄，且上部是尖的，没有合适的机器在
其上种单行。而使用人工，劳动强度大不说，还容易使垄被
破坏，影响浇灌。于是，大家也就放弃了。

别人放弃了，老孟却一直在琢磨。终于，这个难题被他
解决了。经过研究、摸索、实践，他终于成功研制出了起垄
播种机。据老孟说，他是在传统起垄机的基础上，通过改
进，增加了施肥和播种装置，由此创新了可以在垄上种植小
麦的方法。用此方法，在耕地起垄的同时，肥料和种子一同
被撒播在垄里，达到起垄、施肥和播种一体化操作。

正在我们交流时，老孟的手机响了。只听老孟对来电人
说：“好，你过来吧，我到村口去接你。”撂下电话，老孟对我说，
电话是一个种粮大户打的，这几天，几乎天天有人来找他了解
情况，或者来实地考察他种的麦子。已经有几个种粮大户与
他签订了今年深秋使用他发明的起垄播种一体机种植小麦的
协议；还有的表示，届时要请老孟做种植顾问。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老孟的介绍，让我
相信，中国人的饭碗，完全可以主要装中国粮。只是要把饭
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就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如
此，则需要更多像老孟这样的“土专家”，需要不断激活乡村
振兴的内生动力的内生动力。

小时候住的那个小村落，
有着青石板路和矮矮的石头
墙。石头墙上常年爬满了葫
芦藤蔓、丝瓜、眉豆和牵牛花
等。散学之后，在母亲还未做
好饭、父亲尚未从田间归来
时，小伙伴们就在街上撒欢地
玩起来。

夏日的傍晚，似一幅梦幻
般的画卷徐徐展开，有一种神
秘的色彩轻烟般在天地间飘
荡。夕阳如诗，余晖似梦，将
万物都染上一层迷离的光
晕。南墙的葫芦开满了白花，
用它纯情的夕颜召唤着夜的
精灵，在晚风中呢喃低语，仿
佛诉说着古老的秘密。那时，
我在每一朵葫芦花中，每一处
光影、每一丝微风、每一片云
霞之中，都感受到了一种神秘
的力量，令人陶醉，令人着迷。

葫芦花在藤蔓上静静地
绽放，宛如一个个精致的小喇叭。洁白的花瓣如雪般纯
净，微微透着一抹清新的绿意。它们或单独一朵，遗世独
立，或三两成群，相互映衬。花瓣边缘呈现出细腻的褶皱，
嫩黄色的花蕊点缀其中，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这甜香很快
就招来了孩子们期盼的葫芦蜂。

葫芦蜂其实叫葫芦蛾，样子介于蜂和蝶之间。它们灰
扑扑的，鼓鼓的肚子有些臃肿，黑白相间的尾巴扁扁的，两
只黑黑的眼睛占了脑袋很大一块，没有嘴巴，没有鼻子和
耳朵，却有一根细细长长的如丝般的五六厘米长的吸管，
如同大象的鼻子。这根长吸管就是葫芦蜂的嘴，软软的如
丝线般，白天卷起来放在两只眼睛中间，傍晚葫芦开花时
就飞出来伸进花蕊里吃花蜜。每到夏天傍晚，葫芦花就悄
然开放，此时，葫芦蜂就成了这片天地里的主角。

我们的方言发音叫葫芦蜂为“轱辘蜂”，有童谣唱道：
“轱辘哥（栖霞方言中哥的发音为锅），上南坡，割把草，垒
个窝。”

那时候，捕捉葫芦蜂是孩子们初夏黄昏的一个有趣的
活动。掐下一朵葫芦花，身体紧紧贴着墙，或站在葫芦架
下，在葫芦叶子中间高高举着葫芦花，用大拇指和食指布
下陷阱等葫芦蜂来，这时还会高兴地唱：“东照照西照照，
葫芦蜂就来到。”

“嗡嗡嗡”，不一会儿，就会有葫芦蜂飞过来。它们在
葫芦花间把长长的须伸进花蕊里，不知不觉就伸进小孩子
手里的那朵花里。这时，只要快速一捏花管根蒂，就能轻
易抓住它。看着它在手中挣扎着盘旋转圈，孩子们兴奋地
喊着，抓在手里，掐掉翅膀，放进小瓶子里，手上就留下葫
芦蜂浑身黏糊糊的绒毛。

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捉葫芦蜂，我们叫“招葫芦蜂”。因
为葫芦蜂总是像直升机一样在葫芦花间飞来旋去。平常
母亲说某个人说话不清楚，就会形容说“像葫芦蜂一样瞎
嗡嗡”；说某个婆娘不停地唠叨，又形容说“像葫芦蜂掉尿
罐里了——扑棱个不停”。

孩子们一直玩到天黑才被母亲喊回家，让母亲在锅里
用油炸了捉来的葫芦蜂，一肚子籽，酥脆喷香。

《源氏物语》里把葫芦花称为“夕颜”，每次看到葫芦开
花，自然就会想起夏日晚风中的精灵。它们的一生，只为
了和葫芦花相遇。葫芦花纯情却转瞬即逝，就如同书中的
夕颜，美好却命运短暂，但是蜂与花的相遇，就是这一世最
美的结局。

黄昏的光芒倾洒在墙角，夕颜悄然开放，宛如云朵般
静美，洁白的花瓣轻轻摇曳，仿若在低诉着岁月的那份寂
寥。在这如烟花般绚烂的一瞬，幸而还有葫芦蜂那温柔的
浅笑。它们迎着晚风悠悠地舞蹈，那一抹清新的情调，足
以安抚葫芦花此生的孤寂。

直到今天，我常常会在回忆里贪恋那个场景，那是一
种纯粹地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快乐。享受着小时候岁月的
有趣和天光云影的交汇，也许那才是乾坤自在，物我两忘。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飞逝，往昔的纯真与美好恰似那易
逝的葫芦花。然而，它们却能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烙下永不
磨灭的印记，于人生漫长的征途之中，留存一片静谧的角
落。偶尔，我仿若那黄昏时分飞向葫芦花的蛾子，与葫芦
花相依相存，在这宁谧的天地中沉醉于纯粹的美好，挣脱
世间喧嚣与浮华的羁绊。

好友紫凌的朋友圈里盛开了大片的芍药花海，红的、粉
的、黄的、白的……五彩缤纷，惹得我心花怒放。六月这个季
节，华贵的牡丹早已经退出舞台，婉约的芍药闪亮登场了。

春天的繁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转瞬之间，一场繁
盛的花事便落下帷幕。正念叨着接下来无花可赏呢，一个小
惊喜便从天而降：这不芍药正盛开着吗？“这美丽的花海在哪
呢？”我问。紫凌回：“在桃村宋家埠附近。”紫凌说，那片十亩
花田的主人是她朋友，园里只栽牡丹和芍药。接下来，她告
诉了我详细地址。

过了几天，我和好友晓奕作伴，风尘仆仆地来到桃村。
车子在宋家埠村碑前停下，穿过马路，沿着一条通往山间小
路往前走，果然就看到了紫凌所说的一座两层小楼。那片心
心念念的牡丹园就在小楼前，正开得灿若云霞。一位大姐抱
着一大捆含苞欲放的芍药花，从牡丹园里笑意盈盈地走了出
来，和我们打招呼。大姐说，她猜到我们是紫凌的朋友。小
楼前的院子里，放着好多采摘下来的芍药花，一枝枝捆扎成
束，装在纸盒里，看样子是要去送往花店的。牡丹园外面的
简易铁丝网围墙，把我们和花海隔开。紫凌说过，这是她朋
友的私家花园，不是对外开放的观赏景点。大姐指着不远处
的小门热情地说：“我先忙手头的活，你们俩自己进去看花
吧，随意就行。”我们连声道谢。

印象中，芍药大多是单层或两层花瓣的那种。置身于这
片芍药花海之中，看到大朵大朵的芍药花，花瓣层层叠叠，看
不到花蕊，分明就是一团一团的大花球啊！原来，芍药花竟
也美得这般热烈！花园的主人尹先生，正在花田里陪同几位

从烟台来访的朋友赏花。他说，现在的芍药大多是新品种，
花色丰富，花型多变，很漂亮，与牡丹不分伯仲。他指着面前
的大片红芍药说，这个品种是“金带围”。金带围的花呈大红
色，花瓣外围隐约可见一圈黄色花蕊，貌似将整个花朵等分
为上下两部分，可明明又是一朵花。花朵丰硕，优雅婉约，清
香四溢。凑近细观，硕大的芍药花朵是由数朵小花叠合而
成，从而增加了花朵的重瓣程度和观赏价值。另一片盛开的
是白色系芍药，名为“杨妃出浴”，是传统芍药品种，又称为

“沙白”。白色的花瓣层次丰富均匀，软糯仙柔，摸起来滑滑
的。花瓣上有星点的红色晕染，像极了刚刚出浴的美人：雪
白的肌肤，绯红的脸庞，纯洁与妩媚相融合，楚楚动人，妙不
可言！“杨妃出浴”，这名字取得甚妙！

十亩花田中间，搭有一间凉亭。亭下四周是长条凳，中
间安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矿泉水，还有着香蕉、油
桃、甜瓜等水果。尹先生好客，有朋自远方来赏花，累了就来
凉亭下小憩一会儿。坐在凉亭里，被花海包围，如同身在画
中。凉亭、石桌、木椅、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我忍不住
脱口而出：“天天徜徉花海，尹大哥您太幸福了！”尹先生笑了
笑，说他和花儿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年间，曾在烟台三站经营
一家仿真花店多年。后来，他回到桃村老家大庄村，栽下这
十亩花田。秋天出售芍药根，春天卖芍药花苗，春夏花期时
则为烟台各家花店以及婚庆公司供货。说起芍药，尹先生侃
侃而谈，说芍药的花是观赏花，芍药的根则是治病的良药，叫
做白芍。《神农本草经》将芍药列为上品。芍药是我国古代著
名的六大花卉之一，“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这句话中的“最”

就是芍药。“知道芍药的花语是什么吗？”我们茫然地摇头。
尹先生说，芍药的花语是依依不舍、难舍难分。《诗经·郑风》
里有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芍药是男女
交往、离别之时的定情赠物，是自古以来的爱情花。

尹先生说，其实很多人区分不了牡丹和芍药。牡丹和芍药
是双胞胎姐妹花，有牡丹的地方，总有芍药作陪，或者说，有芍
药的地方总有牡丹作伴。两者的花瓣略有不同，牡丹的花瓣形
状比较圆润、层次分明，芍药的花瓣紧密、有褶皱。叶子也有区
别，牡丹的叶片比较青翠、肥大，反面像镀上了一层白粉似的，
而芍药的叶片尖细又狭长，正反面的颜色都偏向浓绿色。

记得一位作家说：“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赏过的花，你的
脸上，印有花一样的笑靥。”尹先生与花共舞了一辈子，年过
六十也不老相。红黑的脸庞，睿智的谈吐，矫健的身段，麻利
的动作，整个一“年轻态，健康体”。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尹
先生却一生乐花，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看他
谈吐不俗，必是饱读诗书之人。我隐隐感觉，他就是一位深
藏不漏的都市隐侠，远离尘世，隐居归田，过着“东篱采菊”的
悠然生活。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任外面喧嚣红尘，他自清
风明月。在他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岁月静好”。

每个品种的芍药花期都不一样，尹先生调侃说，我把花
田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做了彩排，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四月到
六月都有花开。接下来还有平顶红、胭脂点玉、黄金轮等多
个品种的芍药将渐次开放。放眼望去，另一片花田里的花骨
朵密密匝匝，像一个个小精灵。用不了多久，这里又将上演
一场繁花盛事。

“崆峒踞左，之罘横前，俯临
渤海，镇接齐燕。吁嗟群夷，蚕
而食焉，惟台岌岌，一石岿然，谁
守此者，保有万年！”这是清代诗
人林丙修为燕儿台写的一首四
言诗。这首诗高亢有力，响彻天
宇，每每读来不禁热血沸腾。这
首四言诗，让我时常到这里来，
看看这片海、这方天，抚摸一下
这些历史陈迹。

时间一晃到了六月间，一年
过去了将近一半。在这个季节，
烟台山的草木植物碧绿通透，花
也更加娇艳了。一条有百年树
木拱卫的甬道直接通上山顶，甬
道两旁的松柏、榕树、刺槐、栾树
整齐排列着，一种曲径通幽的感
觉顿时涌上心来，它们似乎怀抱
着秘密不肯向我吐露，等待着我
去解开它神秘的面纱。

我刚开始往上走，就看到一
个绿色的牌子，仔细一看才知道
有“龙脉”在此。原来这是一条

“龙尾”呀。它静静蜷伏在地面
上，身子却在地下，有种神龙“见
尾不见首”的感觉。我顺着龙脉
往上走，在另一个平台上见到
了“龙背”。“龙背”似有涌动之
状，仿佛随时都会翻江倒海、吞
云吐雾而起。再上一个平台，

“龙颈”正在蓄势而起，喉咙里仿佛有团烈焰，随时都会爆
发。到了忠烈祠，才一睹“龙首”真容，它如蛟龙出海，鳞爪
翕扬，天地为之动容。这块“龙首”有六百年之久，难道它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心中的谜团顿时结下了。

离开了“龙首”，我来到了烽火台旁。据传烽火台始建
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是古时用于释放烽烟、示警御敌
的军事设施，因燃料曾用狼粪，燃时烟浓且直，又称狼烟墩
台，“烟台山由此得名”。一缕清风飘过，看着高高的狼烟墩
台，我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赞叹。我看着烟台山下的大海，一
层薄雾弥漫在海面上，各种船只若隐若现，就像微尘一样渺
小。一个谜团又涌上心头，明朝时的人是怎么区别敌船、我
船的？可能只有站在烽火台上才能找到答案。

我在烽火台下坐了好长时间，寻思着刚刚结下的谜
团。一直等到上下烽火台的人少了，我才收拾东西上去
了。上得烽火台，眼前的景色更加开阔了，但见烽火台威武
壮观，通天彻地，与身旁的灯塔浑然一体。

在烽火台上瞭望大海，与刚才在烽火台下看大海的感
觉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了任何遮挡物，看大海可以一览
无余。时值正午，薄雾消散了一些，大海上的波光耀着双眼
迷迷蒙蒙，海船像珍珠一般撒在海面上，崆峒岛、芝罘岛仿
佛拉成了一条直线。

正在我寻思刚才的答案时，旁边的一位长者也在烽火
台上若有所思。我于是问他，您是否丢了什么？他反而问
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当地人。于是这位长者认真地对我
说：下面的牌子说烽火台是“古时用于释放烽烟、示警御
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从这里望大海，大海上的船根本
看不清楚，从前的人是如何区别敌船我船的？我说：可能是
敌船、我船大小、颜色、标志不一样吧？他说：离船近当然能
看清楚，当船远一些呢？刚才仅仅有点雾气，就分辨不清船
的大小、颜色、标志了，如果雾气再大点，古人又怎么能分清
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紧接着又问：在白天还能看见
斑点大的海船，如果太阳落山了怎么办？如果下雪下雨怎
么办？如果敌船伪装一下上岸怎么办？如果敌人不在这里
上岸、而是离这个烽火台远点上岸怎么办？如果敌人也学
三国时周瑜火烧赤壁怎么办？而且烽火台建得这么高，这
不是告诉敌人这里有防御准备吗？

我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看到有船不像我们自己的船
报警不就得了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多报警几次也没有
什么呀。他听后哈哈一笑说：看来你对“烽火戏诸侯”这个
故事还不了解吧。我说：我孤陋寡闻，请您说说我听。他于
是就慢条斯理地说：西周末年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就
点起烽火台。诸侯一看敌人打来了就纷纷起兵勤王，结果
到了国都一看，哪有什么敌人呀，是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
笑而故意搞的。从此以后当敌人真的来了，再点烽火台也
不灵了，于是周幽王被杀。你说烽火台是能随便点的吗？
如果虚报军情，是要误国误民的呀。我一听觉得是这个理，
但还是不服气地望着他，心里嘀咕道：他刚才说的我怎么没
有想到呀？

我说：您老纯粹是替古人担忧，您所能想到的古人肯定
早就想到了，不过您说的有些也在理。听您的口气，好像已
经有了更正确的答案？他说：我说出来你千万别笑我。于
是他拉着我的手，来到烽火台西边，指着不远处的灯塔说：
我觉得烽火台的作用更像那座灯塔。你看往来船只遇到大
雾天、风雪天、晚上归航看不清海岸的时候，很容易迷失方
向，这个烽火台燃起狼烟，就能引导这些渔船平安返回港
口。而且这一带礁石密布，很容易撞上礁石呀，有了这个狼
烟不是可以避免撞船事故吗？

说完这位长者没打招呼就下去了。我望着这位长者的
背影，为老人那种敢于探究答案的精神所折服。我上来本
来是想寻找答案的，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多的谜团，也许正因
为烟台山有这么多谜团，才有如此魅力。

我离开烽火台，沿着海边的路走着，谜团仿佛也在向我
涌来，而且越来越多。

小麦覆垄黄小麦覆垄黄
□张铁鹰心灵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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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芍药盛开的地方在那芍药盛开的地方

那天母亲给我带来一包红皮地瓜，我洗干净了，切成薄
片。在电饼铛里加点油，两面烙出金黄色。端上桌后，先生
和儿子抢着吃。

以前听我父母讲过关于地瓜的故事。老一辈的人以地
瓜为主食，从霜降刨了地瓜，天天吃，顿顿吃，一直吃到冬
天。现在很多孩子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生活在农村
的人以地瓜为主要食粮。“鸡屁股是银行，地瓜是主粮。”

我的父母生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农民辛辛苦苦干
上一年，到秋后，炕头上能有一大摞地瓜，那是最大的欣
慰。当家的主妇做起饭来，心里也踏实。深冬，庄稼汉们坐
在炕上，含着小旱烟袋，叭哒着烟，美滋滋地眯缝着眼睛，望
着那一大炕头既怕凉又怕热的当姑奶奶般伺候的地瓜，那
心情，熨贴得很。

那个时候，姥姥烀地瓜都用八印的大铁锅。先往锅里
添适量的清水，把洗干净的地瓜摆放整齐，锅底的火是玉米
杆或是苞米棒。烀地瓜挺费柴火的，先是快火，开锅后变成
慢火。待地瓜出锅后，凉一凉，地瓜都流油了，焦糖甜香，软
软糯糯，就着腌制的萝卜条、大白菜，十分可口。有时熥个
虾酱鸡蛋，就是改善伙食了。

前段时间刷抖音才知道，地瓜是“红薯之父”陈振龙在
1593年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根藤蔓种植出来
的。种地瓜，要先育地瓜苗。清明之前，先用石头在院子里
垒个正方形，最下面铺上草，撒上适量的泥土和沙，然后把
地瓜栽进去。地瓜密密麻麻排好，撒上沙，浇上水，再用薄
膜蒙上，四周留点透气孔。天气好时，就把覆盖在最上面的
草席扒拉开，让地瓜苗隔着薄膜好好吸收阳光。等到地瓜
苗长到半尺左右，掐下来栽到地里。

5月是栽地瓜的好时候。栽地瓜之前要耕好地，然后用
犁豁出一道道深沟，撒上肥料，打起垄，把地瓜苗斜栽进
去。秧苗扎根之后，需要经常浇水、施肥、除草。地瓜生命

力旺盛，只要阳光充足、雨水充沛，秧苗就长得很快，逐渐拖
出长长的藤蔓来，匍匐在田埂间，枝繁叶茂的。

地瓜的花有白色的、紫色的。白色的如阳春三月盛开
的杏花，紫色的如盛夏开放的牵牛花。

夏季雨水充沛，绿油油的地瓜蔓爬满了地。这时候，需
要给地瓜翻蔓。往相反的方向翻，不让它的蔓扎根，这样有
利于增产。

7月时，地瓜叶可以掐下来蒸菜叶团子吃，或把嫩绿的
地瓜叶用热水焯一下，用酱油和蒜拌着吃，或炒着吃。

霜降时，地瓜成熟了，大人小孩一齐上山。先用镰刀割
掉地瓜蔓，再用镢头刨地瓜垄。一撅头刨下去，就有好多个地
瓜，大大小小、挤挤挨挨地挂在主根上，像是一大家子在聚会。

跟在大人身后的小孩子把地瓜上的泥土抖掉，摞成一
堆堆放在地里。天气好时，大人就坐着马扎戴好手包，在地
里打地瓜干。我家的地瓜干是母亲打的，她打满一篓子就
把地瓜干扬在地上，我和姐姐跟在后面把它们摆放整齐。
经过四五个烈日的暴晒，地瓜干终于晒好了。最后，装入筐
子，推回家收藏。

大部分地瓜刨回来后会放入地瓜窖子里保存，不易
坏。剩余的地瓜则放在炕上。地瓜保存好了，能吃到第二
年春天。记得小时候，老妈总会从地瓜堆中捡出小一些的
地瓜，盖上草帘子放到太阳底下晒。过上几天，地瓜就变得
柔软，这个时候再煮，那地瓜就像甜枣一样好吃，煮着吃也
会直冒蜜汁。

现在的地瓜成了稀罕物。平日里吃惯了大鱼大肉，忽
然烀一些地瓜来吃，感觉特别好吃。

地瓜作为一种普通农作物，不管是作为灾荒之年的救
命口粮，还是作为当今时尚的健康食品，它从未离开人们的
生活，也从未让人们失望过。它特有的香甜，必将长久地留
驻在人们的口舌间和记忆里。

地瓜为证地瓜为证
□盖少艳街谈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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